
36

彝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我国人口较多的民
族之一，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南
边缘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山脉一带和金沙江、元
江、南盘江、雅砻江等江河沿岸。勤劳朴实、善良坚强的彝
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语言
文字，谱写了族群记忆的辉煌篇章。

诗歌是彝族人思想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
在彝族文学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彝族民间诗歌高度
发达密切相关。过去使用抄本或刻本记录的彝族民间传奇
都用诗歌体裁写成，包括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梅
葛》《阿细的先基》等，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支格阿龙》

《铜鼓王》《俄索折怒王》等，叙事长诗《阿诗玛》《漏卧鲁沟
的婚礼》《赛玻嫫》《红白杜鹃花》《木荷与薇叶》《甘嫫阿妞》

《天神争王》《牧羊人史郎若》等，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
《我的么表妹》《逃到楠密去》等。还有一种广为传诵的“克
智诗”在彝族生活中信手拈来，随处可见，其文体内容丰富
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它是富于幻想、词语夸张、题材广泛
的散文诗，在婚丧嫁娶的仪礼上，宾客酒酣之时，都以这种
方式互相盘问和论辩，气氛非常热烈，感染力很强。在这些
场合，可谓“不学诗，无以言”。由此可以说，彝族是诗的民
族毫不夸张。

彝族现代诗歌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在先锋诗
人的引领下，一批批彝族诗人不断加入到诗歌创作的行
列，共同推动了彝族文学的快速发展。以2003年云南省
红河州选编的 《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诗歌》、2009年彝
人传奇工作室选编的 《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
选》 等为标志，当下彝族现代诗人群体的梯队结构逐渐
形成，其诗歌创作也日益显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预
示着彝族现代诗歌掀起了新一轮高潮。或者可以说，以
彝族文化为根脉的“彝族现代汉语诗群”在我国诗界异
军突起。

首先，几位代表性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
倮伍拉且，自觉地运用汉语或彝汉双语来进行诗歌创
作，逐步融入文学主流，成为国内外当代诗坛有重要影
响力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价
值，是彝族现代诗歌的典范，在彝族文学史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吉狄马加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
其诗集《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罗马的太阳》《吉
狄马加诗选译》（彝文）、《吉狄马加诗选》、《遗忘的词》、《时
间》《鹰翅和太阳》《秋天的眼睛》(马其顿文)、《“睡”的和弦》

（保加利亚文）、《吉狄马加诗歌选集》（塞尔维亚文）、《时
间》（捷克文）、《天涯海角》（意大利文）、《彝人之歌》（德文）
等，多次荣获国际、国家级文学奖，成为彝族现代诗歌的典
范，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吉狄马加的诗歌
既有深厚的彝族文化意蕴，又有通达的人类文明意识；既
有宽广的胸襟与深邃的哲理，又有诗美的呈现与精神的诉
求。他的代表作《自画像》写道：“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
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是一
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
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
情/我是一千次葬礼的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
/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诗中饱
含着诗人对民族深沉的爱，同时也自豪地向世界传达了

“我是彝人”，以表明民族身份的体认与延续文化的使命。
他的诗歌成为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如，耿占春
的《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李鸿然的

《彝族文化身份与世界文化意识——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
作》、龙彼德的《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论吉狄马加的诗
歌艺术》等，对吉狄马加诗歌的族群记忆、人类意识与表达

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当代民族诗歌的独特现象与
发展路径。

阿库乌雾是能够用彝汉双语进行诗歌创作，并取得突
出成就的代表性诗人，出版诗集《冬天的河流》（彝文）、《走
出巫界》、《虎迹》（彝文）、Tiger Traces、《阿库乌雾诗歌选》

《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神巫的祝福咒——阿库乌雾人类学
散文集》等。他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虎迹》开彝族母
语诗歌和散文诗之先河，并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
秀作品奖。他的这些母语诗歌打破音节押韵的传统格式，
以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和多样化的创作手法，表现了彝家
自然景观、历史人物、文化事象、社会发展等命题，尤其是

《黄昏，我思念母亲》《招魂》《虎皮》等优美诗篇不仅在彝族
读者中有广泛影响力，而且在美国发表后也取得一定反
响。他的汉语诗集以其对神秘的彝族文化意象和人类文明
进行诗化阐述、美学诠释和哲学思考，而受到学界的青睐，
对于其诗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众多学者运用文学人类
学、文化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分析了阿库乌雾
诗歌的文化意象和美学旨趣，肯定了其诗歌内涵的价值和
创新的贡献。

倮伍拉且是中国当代诗坛上一位重要的彝族现代诗
人，他的诗集《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
等，以自然的灵性、独特的意象和丰富的情感，在民族传统
与现代诗艺的结合上，开创了“互动空灵的自然之诗”的新
局面，从而三次荣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
为继吉狄马加之后，获国家级文学奖次数最多的诗人之
一。他的诗歌对大自然和图腾的描绘与审视，以及同人的
相互依赖关系的触摸与思索，不仅有其独到之处和深刻内
涵，而且把衔接历史与融汇文化相结合，获得了担当时代
召唤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诗歌受到
好评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这几位代表性诗人，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彝族诗人
托起了彝族现代诗歌的蓝天，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浓郁的
时代气息。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彝族现代诗的中坚力量，其
影响力不容忽视。

这一群彝族诗人的诗歌源于对彝族古代诗歌的承继
与现代诗艺借鉴的融会贯通，也源于诗人丰富的社会生活
与强烈的表现欲望。王红彬、禄琴、沙马、俄尼·牧莎斯加、
阿卓务林、柏叶、阿苏越尔、霁虹、阿洛可斯夫基、杨佳富、
赵振王、李智红、马德清、普驰达岭、巴莫曲布嫫、吉木狼
格、鲁弘阿立、贝史根尔、李骞、李军、李毕、施袁喜、海讯、
吉狄兆林、周祖平、丁长河、阿诺阿布、吉布鹰升、孙锦屏、
阿苦里火、沙辉、琼梦石加、王国清、阿克鸠射等都是其中
的代表诗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诗集问世。

其中，王红彬的《初恋的红峡谷》、禄琴的《面向阳光》、
沙马的《梦中的橄榄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柏叶的《彝山恋歌》、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李
军的《我的村庄》获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阿洛可斯夫基
的《黑土背上的阳光》、俄尼·牧莎斯加的《部落与情人》、阿
苏越尔的《阿苏越尔诗选》、霁虹的《霁虹诗选》、贝史根尔
的《我的甘嫫阿妞》获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
奖。此外，巴莫曲布嫫的《图案的原始》、李骞的《彝王》、普
驰达岭的《临水的翅膀》、海讯的《海天密语》、马德清的《三
色鹰魂》等无不体现出彝人丰富的文化符号、情感世界和
个体经验，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审美属性，在
诗歌圈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彝族诗人有相同点，更有各自的独特性。
在个体表情达意方面，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实体的

感受、体会与沉思，不同之处在于对意象的描摹、捕捉与表
现。

阿苏越尔对雪域世界精神张力的表现手法，沙马对南

高原文化场域忧郁的抒情风格，俄尼·牧莎斯加对传统与
现代诗歌结合的探索，巴莫曲布嫫对彝族历史文化符号代
码的解读，禄琴对清新淡雅、意蕴深邃的诗歌的驾驭，李骞
对生命本质的独特认知，柏叶对哀牢山的书写与歌颂，普
驰达岭对漂流在外的游子的思乡之情的表达及其对族群
文化变迁的深沉忧思，等等，都有其个性化的风格和多元
化的程式，这也是彝族现代诗歌的魅力所在和独特价值。

如果考察不同年龄段的诗人，年轻的“80后”彝族诗人
似乎更热衷于现代诗歌创作，他们活跃的创作态势和对诗
歌的热爱值得关注和期待。

鲁娟是新生代女诗人，有着自觉而独立的身份意识和
文化归属，她的诗歌唯美而浪漫，飘逸而轻巧，诗集《五月
的蓝》是女性诗歌创新的成果，她用美的方式表达苦难与
爱憎，蕴藏着特有的民族经验、开阔的现代意识和丰富的
精神内涵，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赞誉。

英布草心的诗歌天赋，从其诗集《孩子的忧伤》中可见
一斑。该诗集由“我的歌”、“小小的心灵”、“雪伤”三辑构
成，诗人试图从人类心灵的世界去真诚表现纯洁、善良与
美丽的自然天性和理想境界，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丰富
的诗歌意象。

阿索拉毅是很有潜力的彝族新诗人，他从短诗向长诗
迈进，并尝试着“现代史诗”的创作。长达 1584 行的长诗

《星图》已显示出他的才气，只是把这首长诗称为彝族第一
部现代史诗还为时过早，不过在“现代长篇史诗”的写作方
向上却值得提倡，何况其诗中所呈现的彝民族历史记忆与
现实生活的人文图景，以及所张扬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可贵
民族精神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新近由他创办的民刊《此
岸》树立了“让此在的生灵万物在此岸谐和地共依共存”的
诗歌理念，从而推动“此岸”诗歌的宽广性和普适性。在彝
族诗歌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缺乏独领风骚流派的当
下，提出“此岸诗歌”的写作航标，对于探索和寻求彝族新
的诗歌表达方式无疑是有其现实指导意义的。

此外，发星主编的民刊《独立》《彝风》对彝族青年诗人
的培养，对“地域写作”的积极探索也有其不可替代性。目
前，活跃在诗坛的新一代彝族诗人，如俄狄小丰、羿子伊
萨、吉洛打则、麦吉作体、阿景阿克、拉马文才、阿力子杰、
沙也、所体尔、马子秋、麦吉木呷、马海吃吉、阿支赤布嫫、
马晓东、孙阿木、吉尔色尔等，绝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起步。
相信他们只要坚守住诗歌的精神家园，追求纯正的审美境
界，不久的将来，在现代诗歌版图那片浩瀚的星空上，定会
闪现着他们的名字，成为大家所认同的诗歌新秀。

这些可能对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的彝族诗人，背靠着
深厚悠久的彝族历史文化，守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
族创作素材，正在努力打造其诗歌的民族气魄、民族特质、
民族风格等个性色彩。

彝族现代诗歌的繁荣昌盛是彝族文学发展的缩影，也
是我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例证。彝族现代诗打破了传
统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文本，这是当代彝
族诗歌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种凸显的创作业绩对我国当
代汉语诗歌的影响力甚强，也必将载入我国多民族文学的
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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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尽故土情怀
——读舒应福散文集《回望故园》 □向笔群（土家族）

丰富多彩的彝族当代诗歌
□阿牛木支（彝族）

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外国文论、文艺
思潮的涌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呈现了前所
未有的学理性和丰富性。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同
步，在新时期获得了多元化发展，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特色。但如
果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放置于整个新时
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批评，尚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处于自我
失语的境况。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无论是在方
法上还是在理念上可以说都相对滞后。

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
的 《中国文学通史·当代编》 (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共三卷)是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
史中规模最为宏大的。这部文学史追求全
面，大篇幅写到少数民族文学，其中包含少
数民族文学专门章节共 54 章，占全书的
19%。除此之外，当前各类少数民族文学
史、概论、比较研究的著作也不在少数，但
毋庸讳言，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主流
文学史的写作是脱节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介入到当代
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如何通过少数民
族文学批评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这
是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应当思考的问
题。

如何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寻找
新的学科话语？近年来，全国各地从事少数
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的探索工
作，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
著作，努力寻求新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并出现了一些值
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他们试图从文学之间的
关系和变动上，来寻找、确立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批评的学科的规范性，试图寻找有效的
阐释方法，来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提
供阐释的空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学
术空间和理论视野在不断扩大。但是，从总
体上而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面对当
今的时代思潮、历史语境、现实生活、创作
实际时，表现得比较被动、窘迫、乏力，缺
乏主体性强大的回应和建构性很强的理论基
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所提出的问
题，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中国当代文
学批评研究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对观察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批
评并不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研究，在
很大程度上更具有多元化的民族地域色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
研究，与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性格心理、宗教图腾、地理环境
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工作，处在一
种相对的稳定性中，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可以说还是处
于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
评则需要寻找或培育一种适合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
思路和方法。这种思路和方法所要确立的，并不是简单地向中
国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理念的靠拢。因而，对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批评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多民族、多文化、
多语种，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是非常明显
的。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交流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现整体
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当代汉文学批评，由于其厚度和艺术
魅力而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其结果产生了
两种效应。其一是当代汉文学批评的思想、风格等对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是产生了一大批用汉文
学形式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评判的文学批评。因此，在文
学批评的交往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具有较强的吸纳
力，形成一个兼收并取的开放体系，吸收当代汉文学批评的理
论精神，加以消化，与之融为一体。文学的突破和创新，不在
于对传统和继承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继承不是简单的、静态的重复，而是历史的、动态的过
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创造新的理念，需要不断突破原
有的形式，即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它的
核心问题是当代意识。在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当代性，应是一
种搏动着当代时代精神的宏放、宽容的开放意识；一种富有民
族进取精神的创造性意识；一种能够确立创作主体自身价值的
自主性意识，是千百年来被压抑的人的独立精神的发扬。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应以当代性为其发展目标，不断通过现代化
来改造传统，创造一种适应当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与大众审
美需求相适应的当代形态。当代性是一种极为活跃的力量，它
与民族文化精神形成撞击，充分进行肯定与批判、选择与扬
弃，才能不断改造与丰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内容与观念。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既要有自己的独立标榜，也要不
断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经验融合，才能时时更新。这种交流有地
区性的、民族性的、国际性的。通过这些交流，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批评才能摆脱自我的束缚，汇入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之
中，成为扩大审美领域、了解他民族文学精神的有力手段。但
是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本身来说，交流不
仅是互通有无，而应如艾略特所说，一是为了使自己复苏，二
是使自己成为不朽，这是更深一层的意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是其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 这
种民族性特征一旦确立，就会成为一种极为稳固的因素，后人
从中不断选择，它的核心部分会被保留下来，流传下去，成为
该民族文学创作的广泛的参照系而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稳
定的传统又会成为一种排他惰力，显示出它保守的方面。因
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获得生命力，就不能把民族性视
为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看做是一个过程，即民族化变动的过
程，使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创作同步而趋。

因此，建设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一定要具有当
代性，体现时代精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如何具有当代性
并体现时代精神？

第一，必须在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上，
概括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新经验。当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而
言也就是要面对现实，与时俱进。

第二，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去观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以宏观为主旨，以微观为基础，二者有机结合。当代少数
民族文学批评应与各种丰厚的思想资源保持联系，既能整合又
具有创造性的转化能力，形成自己的思想和审美的坚实基础。

第三，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在这一强大潮流的影响
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社
会科学本身也会日益变为一个开放的领域。文学批评也是如
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将与一些新的边缘科学、新的课
题，在综合交叉的网络中引起新的进步与突破。

当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还必须具有个性化，具有特
定社会、环境、民族心理、地域色彩、风尚习俗特征，保持其
民族特色，在未来长久的发展中，民族特征仍将是少数民族文
学批评的主导因素。

舒应福是当代土家族作家里比较勤奋而又有成果的
一位，出版有散文集《乡情依依》、小说散文集《春梦》、长篇
小说《烈焰》《山茶花》《生死大搏斗》等作品，曾获首届重庆
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奖项，是武陵山区比较有特色的土家族
作家，前不久又出版了散文集《回望故园》（中国文联出版
社出版）。读罢这部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我又一次感到舒
应福从《乡情依依》里延伸出的故土情怀和对故土的热爱
之情。

如果说 《乡情依依》 是对故乡的文化依恋，那么，
《回望故园》是对故土文化深情的打量。这位从农村走出
来的作家，农村的物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写作的对象。
故园不单表现为纸上的故园，更是深深地触动着他的
心。当故园在一些作家文中成为一种符号的时候，他却
深入故园的内部不停耕耘，打量故园的人和事，挖掘乡
村的文化精神。

《姨妈的婚事》书写一位乡村普通女性游离于传统与
现实之间的婚姻；《七嬢》表现的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乡村绣
女的精神状态；《七婶出嫁》通过描写一位八旬老妇再嫁的
新事，写出了传统女性心灵的嬗变；《黑嫂》写的是乡村的
生育观和生育风俗；《张婶和李婶》则写出一对乡村妇女之
间的恩怨，其中对乡村生活的情趣描写让人忍俊不禁。作
者的乡村匠人系列有杀猪匠、骟匠、石匠、木匠；乡村叙事

系列包括乡村丧葬、乡村叙事、乡村电影等，力图全方位地
展现乡村文化的图景，探寻乡村文化的精神，把一个真实
的乡村凸显在读者的面前。他通过对乡村文化的礼赞、歌
咏和感恩，从乡村历史的深处和意识形态出发，展示与生
俱来的血缘亲情如何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悲欢离合紧密相
连，从而表现出人性的晦暗、光明与苦难。这些书写，超越
以往的地缘描写，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容量和思想深度，
是作者走向成熟的标志。

可以说，舒应福是一个善于把握乡村脉络的作家，这
与他出生在乡村有关，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与乡村有着天然
的联系。《回望故园》是把他的故园情怀推到极致的创作。
他的《山寨》与《村庄》就是一首乡村无始无终的歌，让他的
情感倾吐得没完没了，成为他记忆里永恒的歌谣。

有人说，乡村记忆、国家记忆的基础是家族记忆。作品
《你好，童年》解读一个乡村普通孩子的人性与追求，《妻子
的回忆》把作家与妻子在乡村的生活状况书写得入木三
分，《父亲的回忆》《大哥的故事》写出了朴实的父亲形象和
乡村青年困守乡村的故事。

随着日趋工业化，乡村文化将随之消解。固守乡村文
化就成为一些文学的有志之士的文化命题。舒应福的《故
乡的吃食》，写出乡村的腊肉、糍粑、嫩豆花等风味小吃。吃
食里蕴含许多乡村的情结。与其说写故乡的吃食，不如说

是对故园文化的固守和仰望，故土“酉州”成为其浓墨书写
的重头戏。酉州是舒应福居住的地域，这里曾经是武陵山
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民歌、美景、摆手舞是这里的三大文化
景观。“黄杨扁担闪悠悠，挑担白米下酉州，人人都说酉州
姑娘好，个个梳个狮子滚绣球……”这首民歌唱出了酉州
长期以来的社会生活状态。舒应福写酉州其实就是表达他
对故乡的热爱。《回望故园》真挚地表达出作家的故园情
怀：“可亲可敬的故园，你将永驻我的心头，身处远方的人，
只能深情地把你回望。”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故园
情怀。故土人物系列的《生产队长李而拐》《有财》《铁柱》

《表叔》等都是通过生活琐事书写乡村人物的人性，把乡村
人物放置在社会进程的大背景下，探寻他们生命的历程与
人生的轨迹，以及他们不堪重负的人生悲剧。他没有一味
写乡村的赞歌，而是从人物生存的背后寻找生命的答案，
从故园的个体生命里探寻故园人生活的艰难、乐观和人生
欲望。比如《落地芝麻》写一个乡下老人进城与儿子媳妇生
活之后的感叹，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立生产的家庭矛
盾，最后导致老人又回到乡村，以此表达对乡村的善良、朴
实生活的依恋之情。

舒应福写的都是他熟悉的地域，但他的作品显得言之
有物，写出了生命的感悟和境界，是他对诸多物事思考之
后，用心灵真实写成的精品，使人触动。

乡村物事的书写，故园情怀的流露，成为舒应福散文
集《回望故土》的写作特色，他把故园的物事，作为自己的
写作对象，不是单纯地叙述，而是从叙事里揭示出乡村文
化的本质，关注乡村普通人物的命运。这就使他的创作克
服长期以来乡村文化的田园牧歌式的书写和浅层次的咏
叹，深层次地挖掘了乡村文化的根脉，让他的故园情怀得
以更大限度的表现，因而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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